
荣全灵 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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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全灵 

 

2012 年的春天十分美好，这个美好的春天有两件值得记忆的事情。一件是

草根文化会馆成型了，即将开门迎客。草根文化会馆顾名思义，就是云集民间

文化人的一个空间。这是我久有的一个夙愿，长期从事开发经营工作，置身于

经济氛围，匆匆忙忙，熙熙攘攘，却掩盖不住心灵深处的绿色空间。我喜欢绿

色，早几年就动手在汾河滩上保护湿地，栽植了 13 万棵树木。尽管栽植过程一

波三折，但是总算成活了，而且如今已长得生机勃勃，成为一片别开生面的生

态园林。一个虚幻的梦想如今落地生根，真实得已无法动摇。 

这个美好春天，草根文化会馆开门迎客，《草根文化丛书》启动编纂。 

在这梦想成真的过程中，我又派生出另一个梦想，即文化情结。这些年搏

击经济大潮，我没有过多的时间领略文化，可也没有疏淡文化，而且逐渐感到

文化是一种能源，是一种动力，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发展活力。无处不在是我的

真切感悟，文化就像遍布天涯海角的小草，生命极其旺盛，极其坚强，正如诗

人白居易所写的那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深切体会到，经济可以

推进社会的发展，文化能够引领时代的进步。和谐社会建设离不开经济发展，

吃不饱饭的年代，无论如何也不会和谐。然而，经济发达不等于社会和谐，和

谐离不开精神层面的享受，而精神享受的前提就是文化。如果文化仅仅掌握在

精英手中，或者被供在教授的典籍中、书案上，也无法引导人们奋发向上。为

此，无论再珍贵、再典雅的文化，必须和广众结合，也就是普及到社会的最底

层。到了最底层不也是草根文化吗？是这样。我便想建立一个平台，给忙碌在

社会底层又有文化需求的人们，提供一个文化交流、栖息身心的场所，这就是

草根会馆。经过一段的筹划，这个梦想如愿以偿，汾河畔的林荫乐园又增添了

一朵春花。 

经济可以推进社会的发展，文化能够引领时代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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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件值得记忆的事情就是编辑出版这套《草根文化丛书》。我的故乡在安

徽，参加工作之后长期却生活在临汾。可以说，临汾是我的第二故乡。在这里

住得越久感情就越深厚，尤其是对这里的文化充满了敬畏。所以敬，是因为临

汾是尧都，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弯腰捡起一块陶片都是文物；所以畏，是因

为你越是走进去学习，越是觉得深奥无比，不是很快就能举重若轻的。即使非

常普通的口语方言，里面也有深厚的历史风情。我只能将学习历史文化作为终

身使命，不懈追求。当然，能为传播临汾文化做些贡献更是我的一份光荣。为

此，我策划了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邀请乔忠延撰稿成文。乔忠延是临汾

成长起来的作家，出生在农村，刚刚读完初中就因“文化大革命”辍学，可以

说是典型的草根作家。草根作家写作草根图书顺理成章，这套书也就应运而生。 

《草根文化丛书》共 5本，《平阳胜迹》展示临汾的名胜古迹，尤其是列为

国宝的古代建筑；《平阳风光》介绍临汾的旅游景区，优美风景；《平阳简史》

钩沉史料，全面勾画临汾的历史亮点；《平阳成语》将在临汾萌生的成语集中汇

编，并讲述其生成的历史故事；《平阳土话》则破译临汾方言，将经常挂在大家

嘴边，却写不出的词语给予破译，让人们认识草根口中的乡村俚语并不粗俗，

而是最为古老的汉语。总之，手持一套丛书，可以尽情领略临汾的历史文化风

光。无疑，这是一套系统了解临汾文化的图书，也是馈赠亲朋好友最好的礼品，

最好的精神食粮。 

春天过去了，夏日来临了，草木正在蓬勃荣盛，草根文化也会与时俱进，

蓬勃荣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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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链接 

 

荣全灵，男，1963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专文化程度，工程师职称。 

1986 年参加工作，历任临汾市建筑总公司二公司技术员、副经理、经理，

期间负责承建了三一四地质队家属楼、交通驾校办公楼、区电视台办公楼、市

房产局职工住宅楼等工程建设任务。为缓解临汾市住房难问题做出了积极贡献，

树立了良好信誉。1998 年初，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荣全灵同志自愿下岗创业。

他通过媒体全方位了解国家政策，结合临汾实际和本人特点，义无反顾地选择

了植树造林、保护湿地的创业之路。他带领兄弟三人在尧庙乡伊村 14000 亩汾

河滩地，摆开了植树造林、综合治理的战场。面对污水横流，垃圾遍地，水电

路不通的恶劣环境，他搭起塑料棚，一住就是两年。筑挡洪堤、修排水渠、清

运垃圾、治理盐碱，先后从太谷农科院、西安等地引进三倍体毛白杨、东北杨、

北京六号杨、塔松、雪松、垂柳等树种。拜当地老农为师传授经验，天南海北

请专家亲临指导，经过连续五年苦战奋斗，尝遍人间酸甜苦辣，投入了大量人

力、物力、财力和辛勤血汗后，终于在寸草不生的滩涂地上建成了茂密的万亩

生态园，彻底改变了伊村一带的自然环境，给居民提供了一处休闲的天然氧吧

及踏青郊游的好去处，城乡居民无不交口赞誉。 

草根文化丛书是馈赠亲朋好友的最好礼品，最好的精神食粮。 

2004 年暑夏，暴雨成灾，汾河涨水，因垃圾堵塞排水道，1.4 万亩树林全

部淹死，荣全灵泪流满面、痛不欲生。但是，从小养成了泰山压顶不弯腰的他，

毫不气馁，多方筹资，四处借钱，又利用两年时间重新植树 13 万株。在他精心

呵护照料下，原先的幼小弱苗如今已长成碗口粗的人工森林，变成了临汾的生

态家园。伊村滩涂开发 2009 年被省政府定为生态农业科技园基地，2012 年 4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李赣骝、全国政协常委、林业部副部长刘广运、中央

党史办副主任王伟华、文化部书法研究会会长徐静、文化部中国书法研究会副

会长王希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处长张铁林等领导也亲临该地现场考察，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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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荣全灵先生一定要把临汾湿地公园保护好”。随即被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拟定为国家级湿地公园，为今后大发展

打下了坚实基础。 

2010 年，荣全灵荣获“全国十大房地产新锐人物”称号。 

在开发保护汾河湿地的同时，荣全灵加入了山西荣盛家园房地产有限公司，

并荣任总经理，先后在太原、运城、海南、天津等地负责项目建设管理工作。

2007 年，承担了尧都区东城“三园一路”项目建设，项目实行“先建后拆、边

建边拆、拆建共赢、和谐发展”的人性化滚动式开发模式，揭开了临汾城市开

发的一个新纪元，在社会上引起了良好反应，《晨光资讯》、《临汾晚报》《临汾

日报》、《临汾经济决策参考》、《人民日报·民生周刊》对项目开发建设模式进

行了专题报道。其主持制定的“文化公园”规划方案荣获“2009 中国城市园林

公益创意奖”。2010 年 12 月山西荣盛房地产荣获国家五部委“全国百佳房地产

优秀单位”，总经理荣全灵荣获“全国十大房地产新锐人物”。 

实业的发展，点燃了他心灵深处的文化火种。他创建了华夏草根文化会馆，

成为中华优秀草根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并在会馆和草棚四周镶贴了尧

的典故传说、尧都土话摘录，寓教于乐，传承文化，为创建和谐社会，提供了

一个好平台，实现了低碳生活，天人合一的愿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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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帝王的典范 

帝尧，姓伊祁，名放勋，出生于古平阳，即今山西省临汾市伊村。13 岁被

封到陶地，即今山东菏泽；15 岁又被封到唐地，即河北中部；16 岁被推举为首

领，定都平阳。他是民主的先导，中国的国祖。因而，炎黄子孙无不尊帝尧为

五帝之一。 

帝王的典范——这是我对帝尧的评价。 

这样颂扬帝尧，不是因为我是临汾人，带着浓厚的家乡观念，为曾经建都

于此的君王涂脂抹粉。而是在披阅了大量史书，且把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观览

数遍后，对比品评得出的结论。 

或许，这个结论有些唐突，因为上古那个时候还没有帝王，尧只是他故世

后人们尊称的庙号。那时候，国家还是个雏形，弥散各处的是大小部落，部落

间来往合作，成为部落联盟。尧不过是个部落的头人，顶大也只能是个部落联

盟的头领。然而，世人已习惯称之为帝，并且把他尊为“三皇五帝”中的五帝

之一。我们也不妨顺水推舟，以帝视之。 

如此，把帝尧放到中国皇帝中去比较，那么，后世皇帝便会在他的光泽中

黯然失色。这不是因为帝尧的行为太像帝王，而是因为他的行为太像凡人，才

使其有了夺目的光彩。 

一 

帝尧的一生是和苦难抗争的一生。 

苦难似乎应该远离帝王的后代。帝尧的父亲是帝喾，作为帝王的次子尧必

然应该生活在较常人优越的环境中，偏偏尧没有出生在帝王之家，而出生于他

母亲庆都的家里，也就是外祖父的家里。按照常理，帝喾姓姬，尧也应当姓姬。

或许那时候出生地和姓有什么关系，所以尧就姓了母亲的姓：伊，也有书上说

是姓伊祁。这伊祁和伊同现今临汾市的伊村有了联系。明清年间，这村落的东

边建有牌楼，牌楼上书四个大字：伊祁故里。 

伊村西南角有个地方人称尧圪塔。尧圪塔上高耸一碑：茅茨土阶。这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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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扬帝尧的，正如《通鉴外记》所述，（伊放勋）生活十分俭朴，草屋上的茅草

都不修剪。房檐下的梁柱，都保持原状，不加刀削。副梁之间，连承受茅草的

细椽都省掉了。乘坐的车辆也很简陋，不雕刻、不油漆。饭桌上的葡萄，仅够

自己下肚，饮食简单，不计较滋味调和。五谷杂粮，从不挑剔。树叶豆叶，都

用来下咽，饭都装在陶制的碗盆之内，盛水都用瓦罐。不戴任何首饰，既不睡

柔软的床，也不盖锦缎绣花被。对稀奇古怪的东西看都不看，对引人入胜的宝

物也不瞧一眼……显然，这些颂词都是帝尧主政后的事情。继位之前，他就是

在这乡间度过的，由于他名叫放勋，才有上面的称呼。本来，他出生后应很快

回到父君身边，却由于其祖母病故，或者什么别的原因，他一直居住在平民杂

居的村落。 

平民的生活总是和困苦杂糅在一起的，我们无法去判断上古时平民的苦楚，

却可以从“茅茨土阶”碑石的旁边去想象昔日的情景。这里丛生着野草，野草

间有一蓬蓬酸枣棵子。如果我们把目光定位在邻近碑石的那几棵上，仔细审视，

就会发现特别的长相，酸枣刺有一长必有一短，长刺直直地伸出去，紧挨的短

刺则弯成了钩形，这是酸枣刺的常规长法。眼前的这几棵酸枣则有变化，短刺

变直了，即使有弯，那弯也弯得浅了，形不成钩状了。若是打听这酸枣的变故，

便可以听到与尧有关的故事。相传昔时尧挑担从这里经过，匆忙中麻衣挂在了

酸枣刺上，不得不弯下腰伸手去解，由于那刺带着钩，好半天难以解下来，急

得尧说：“这刺何必长钩！”据说，从那儿以后，这儿的酸枣刺就真的没有钩了。

这是传说，不足为信，但是却可以悟出人们是把帝尧作为天子来尊崇的，天子

嘴里没空言嘛！不过，也可以由此推断，童年的帝尧正是伴随着乡村平民艰难

成长的，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子孙身陷苦难，都殚精竭虑要他们过得幸福一些，

但是，幸福这神秘的东西，却总是紧随于苦难的后边，唯有亲身历经苦难的人

才深深知道幸福的滋味。 

登上帝位的尧应该沉浸在幸福之中了吧？ 

或许正由于帝尧历经了平民的日子，才没有痴迷于富贵，才有了《通鉴外

记》所记载的俭朴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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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帝王优越于常人，也负重于常人。 

将优越和负重集于一身是皇帝的本分。然而在漫长的历程中，知道优越的

皇帝很多，知道负重的皇帝极少。而帝尧这位过平民日子长大的君王极少体味

优越，却负重于自身的责任。 

那时候，天地间迷蒙多于清晰。日月虽然有序交替，草木虽然有序枯荣。

可是，这交替，这枯荣的规律还没有被混沌的人们认识。先人们从猎物充饥的

习性中挣脱出来，由单纯的采摘籽实果腹，开始了播种、耕耘和收获。农事的

出现，是一种进步。这进步可以解脱人们因无猎物所遭受的饥饿，但却需要人

们认识和把握自然轮回。人们是从身边的物体认识大自然的，在他们眼中，季

节是随着河水变化的，汾河的水涨了，漫溢了，浪滔滔的了，那一定春暖多日，

花开多时，遍地草木肯定已经蓬蓬勃勃了。 

这蓬勃的时日，必然夏热难熬。倘要是河水下降，下降，降到岸宽水瘦的

时日，苗木早已收敛了自己的荣显，萎缩枯干成抖索于寒风中的枝条。这样的

领悟指导着他们的播种和收获。汾河涨水，草木展叶伸枝，一片片垦开的秃地

上便有了撒种的身姿。水退河浅，收获后的人们也就龟缩进草房中躲寒藏冬。 

不过，自然也有其非常的表现。明明籽实已经脱落收藏进人们的棚屋，河

水早该退落，偏偏连着下雨，雨水滑进河中，河水连连上涨。雨停了，又没有

西北的寒风卷来，南面的风便趁势北上，因而，天地间又似乎快要春暖花开。

这种暖秋现象，迷乱了众生的常态，有人出了茅屋，捧着籽实，开始向土地撒

播了。这一举动立即引开千家万户的大门，田地里忙碌异常。帝尧对这繁忙也

由衷的欣慰。 

孰料，众生的欣喜很快变成了苦楚。 

对日月季节的研究即使不是从帝尧起始，但肯定他加强了研究的力度。 

落下的种子刚刚露头，嫩生生的幼苗笑出了人们的欢乐。偏偏一夜风叫，

天气骤然变寒。窝棚里的人瑟缩成一团，待到天亮，出屋，地上有一层浅白，

浅白铺衬开去，直至远天。那浅白是霜。踏着白霜，走近田里一看，顿时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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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昨日还生机勃勃的嫩苗，全蔫了，瘫了。 

众生呆在田边。有人蹴下去，难以直腰，心疼啊！是的，一粒籽实也是充

饥的食物，禾苗的死去就是粮食的遗弃。何况，谁知道再播下种子会不会重演

这样的悲剧？ 

此时，帝尧也一样痛楚，他比那些先民还要焦虑。或许，这焦虑就是他负

重的责任心，他的脚步肯定是沉重地踏过大地的。及至他坐在议事的厅堂里，

仍然难以松解这痛楚的情绪。对日月季节的研究即使不是从帝尧起始，肯定此

时他加强了研究的力度。 

《尚书·尧典》记载帝尧命重和黎专门负责观测天象，占卜天意，他亲自

部署力量，命羲仲住到东海之滨的炀谷，观察记录日出的方位和时间，将昼夜

平分的那天定为春分；命羲叔住到南方的明都，观察太阳如何南移，确定夏至；

命和仲住到西方的昧谷，专门测定日落，确定秋分；命和叔住到北方的幽都，

观察太阳由南北移，确定冬至。帝尧部署完毕，又说，我告诉你们，大概可以

366 日作为一载，剩下的天数，用闰月的办法解决，这样，春夏秋冬就好确定

了。 

可以看出，帝尧不仅派遣人员加强历法的研究，而且亲自投身其中参与研

究，并且具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这见解成为了其他人研究的前提和先导。在这

样的环境中我国最早的农历诞生了，农时节令也随之有了雏形。尽管用当今的

眼光审视这日历还极不完备，但是，这粗略的东西却是走向完备和丰满的生长

点。在这生长点里，人类由混沌逐步走向有序和清晰了。 

三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话的形成不一定久远，但是孕育过程一定很早

很早了，甚而，早到了上古尧当首领的那时候。 

也许就在禾苗遭受严霜摧折，人们焦虑不安，帝尧急于掌握日月变化，季

节时令的当口，又一桩灾难悄然光临了。 

帝尧不仅派遣人员加强历法的研究，而且亲自投身其中参与研究。 

天久久地亮着，亮出了一蓝如碧的本质，明净地蔚蓝里没有一丝杂色，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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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云朵不见，连一丝淡淡的云也不曾飘来。往日不待寒风来过，浓云就一重

一重叠上天空，越蓄越厚，黑乌乌地压下来，压下来，奇怪的是，那黑乌的东

西落下来时却变了，先是散了，散乱得哪达也是，满天飞舞。而飞舞着的散乱

花朵，却变了容颜，不是黑的，而是白的，不知什么时候，人们对这白色的小

花朵有了雪的称呼。好久不见这白色的小花朵了，冬阳日日上来，从低到高，

到当顶，又渐渐下去，落到远远的山背后去了。冬阳上来时天不那么冷了，有

了些暖意。在陶窑上和泥捏坯的人们因为天寒已无法制作了，这时节只是把砍

来的树枝塞进炉窝里去，烧制先前捏好的模坯。炉火一点，窑窝里暖烘烘的。

因而，这窑窝里也挤满了取暖的老老少少。冬阳上到当顶，外面也暖和了，人

们走出陶窑，对着高高的艳阳天指手划脚，议论纷纷：窑窝。太阳像窑窝里一

样暖和，所以被人叫做窑窝了。后来，帝尧把天下治理得国泰民安、丰衣足食，

人们把他比做太阳。因而太阳又被众人叫做尧王。一直到现在临汾乡下还是这

种叫法。 

这是后话，那时，对着上来下去的冬阳，人们突然发现少了什么，是少了

云，少了雪。足迹多的地方——路上，已明显有了浮土，脚踩上去，土扑起来，

像冒灰雾一样。有的人常常倒在窝棚里浑身难受，不愿出来。大家觉得该下雪

了，日日盼雪，盼一觉醒来，天变暗变低，变出那白白的东西来，踩上去绵绒

绒的，将浮土又粘在地上。然而，盼望一直是盼望，天不冷了，风也柔柔的了，

人们早不往陶窑里钻了，雪还是没露脸。当然，这时候是没人盼雪了，黑云中

落下来的该是没有颜色的点点滴滴，落在身上凉凉的，湿湿的。这是雨。寒日

过后的雨特别的让人亲盼，往常，早该落下来了，至今却不见雨的影子。路上

的土越浮越多，越积越厚；田里的土裂开了缝隙，手能伸得进去。地里该出来

的草不见露头，树上该萌生的芽不见有影，河里的水还是那么瘦，不见漫涨上

来。好不容易有个黄色的小芽芽，没有变绿，没有长高，却变蔫了。 

天热了，草没有昂首，叶没有伸掌，河水更小了，只剩下细软的一线，有

气无力地爬过。 

天大旱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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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焦渴，帝尧也焦渴。 

人们渴盼着天雨，天雨不落，人们无望地垂泪；帝尧渴盼着天雨，天雨不

落，帝尧急切地奔走。 

帝尧走进一所所窝棚，窝棚里都是躲避他的身影和目光。那目光中射出的

是恐怖和忧愁。帝尧请使臣巡访原委，得知，人们对他仍存戒心。这戒心来自

他的兄长帝挚。帝挚残暴无道，经常杀戮无辜的平民。平民议论事情，若不顺

他的意思，很可能被他杀害丧命。时日一久，众人对帝王畏惧胆战，躲避不及，

哪里还敢多说话呢？现在，虽然首领是帝尧了，帝尧是仁厚博爱的，可是人们

还以为他和帝挚也是一样的呢！ 

帝尧甚为焦虑，焦虑苍天无雨，焦虑平民不语。 

天更旱了，那瘦弱一丝的河水，终于断了。 

帝尧让使臣四处游走，请人们多献主意。又命人在议事的宫门前树立起一

段木头，称为诽谤木，告知天下人，大胆议论朝事，即便是说错了，冒犯了帝

王，也没有过错。 

诽谤木立起不久，有人告知帝尧，天下大旱是因为十日并出，晒干了云团，

晒干了河流。帝尧连日观看，天上都是一颗日头。叫来那人细问，那人说是树

林中所见。帝尧随着那人前去，按照他的指点观看，从每一棵树的缝隙间都可

以看到一个日头，都是天上的那一个日头。这当然是一种错觉，帝尧笑了，好

久，使臣们没有见过这种笑脸了。有使臣纳闷，此人如此愚鲁，帝尧为何不恼，

还要发笑？让人更为不解的是，帝尧还传唤来神射手后羿请他射日。后羿来到

林中，仰天一望，轻慢地笑着走近帝尧，连连摆手，帝尧却一本正经地对之耳

语。后羿听了，轻慢的笑意不见了，认真抽出箭搭在弓上，然后，猛拉弓弦，

箭弹射了出去。随着长箭飞上去，落下来，一只乌鸦落在地上。 

后羿说，射落一日，竟是乌鸦，天气大早，原来是这物作怪。 

帝尧命人在宫殿前树起诽谤木，告知天下人，大胆议论朝政，说错也没罪。 

众人听说后羿射日，都赶来观看，簇拥着他向前走去。后羿走走射射，射

下了 9 只乌鸦，正好走到林边，众人朝天上一看，果然只剩一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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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众人返回林中，从林中看天，还是原来的样子。不过，众人由此明

白了帝尧是乐意听取大家意见的，都敢对他讲真话了。果然有人前来献策，说

凭蚁虫可以找到水，深挖蚂蚁群居的洞穴，说不定会有水。帝尧欣然接受，当

即命人找穴深挖。掀去浮土，挖着挖着，果然见了水。众人狂蹦乱跳，水的出

现救了难熬的干渴。帝尧得知，命天下平民广凿这样的井穴，取水而饮。 

也许这种说法，仅是猜度，不过，帝尧所处的时代确实出现过大旱，而他

倡导凿井饮水也是实情，不然，现今的伊村为何还会有尧井？而且，为了纪念

此事，尧庙建起了尧井亭。或许，水井的出现对当时意思不大。在后羿射 9 日

不久，天上就落雨了，不然，这射日的典故不会长久流传。只是，谁也无法忽

略帝尧推广水井的意义。井的出现给人的居住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早先人们

沿河居住只是为取水方便。又一场大水来临，冲毁窝棚，卷走人畜。人们开始

离开河道了，因为，住在高垣上，也能够打井取水。 

是否，村落因此形成？ 

是否，乡镇缘此而生？ 

是否，城市，包括那些偌大的都市最初的生成和水井也不乏联系？ 

即使我们忽略了水井的作用，也无法忽略那柱诽谤木，因为那木柱已演变

成为美观庄重的形象。天安门前高耸的华表就是它的今日。虽然华表已没有了

起始的意义，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它身上琢磨出耐人回味的世理。 

大旱解除了，历法也初步定下了来。一载有四季，先春后夏再秋天，继而

是冬日。春暖时节，大地解冻，田土疏松，鸟儿在枝头啼鸣。日头出来，人们

拥出窝棚，忙碌地撒籽播种。日头人山，天色变暗，众人才渐渐回到自己住的

地方。 

城市，包括那些偌大的都市最初的生成和水井也不乏联系。 

帝尧常到田头地心走访，看到这忙碌有序的农耕，心中略略有些轻松。 

然而，这轻松很快消失了，帝尧以及他的子民又面临着更大的磨难。 

天气阴了，不知从哪儿来了好多好多的云，一重一重地罩严蓝天，云还不

断地罩上去，罩上去，云厚得快掉下来了，天也低得似乎可以挨着窝棚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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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高高的树梢似有一团一团烟雾飘过，仔细看，没有燃火的物什，没有升腾的

地方，原来飘动的还是云。这样的云，人们不记得从前见过，不免奇怪地指画。

云像是挺有耐心地，久久地聚结在空中，不慌不忙，不急不亢，似乎就是为了

让人们观赏。可是，突然间，那云就变了样子，像万千烈马奔腾，跳的、跃的、

嘶的、吼的，闹腾得大地也能颤动起来。这是风在作浪，把云推向高空，又扔

进低谷，推这里一把，揪那里一下。成群成伙的云，如成群成伙的马，跌跌撞

撞。不仅云乱动乱撞，推搡得高树低草也颤动个难停。亮光一道一道闪耀，霹

雷一声一声炸响。闪电的时候，亮得地上没阴没阳，往常背阴的地方也明晃晃

的；炸雷，炸得人头皮发麻，浑身抖索，缩进窝棚，屏声敛气，惟恐出口大气，

惊动天神，招来杀身之祸。 

人们抖索着，闪电未见少，雷声未见小。雨却来了！雨大得怕人，像是天

河决堤，滔滔的洪流向人间倾倒下来，窝棚里也一线一线的往下流水。路上流

水，田里积水，河里涨水。汾河里的水，先是涨个不停，河水就溢上了草滩，

向外四散。河边的人们忽然发觉脚下有了水，水悄悄进来，悄悄升高。人们慌

乱了，跑出去，在暴雨里逃窜，向着没有水的地方逃去。也有的人，还没有跑

出来，窝棚就在水中漂动了，人也卷入洪浪中没有了踪影。洪流卷走了人，也

卷走了不少的牲畜和野兽。 

帝尧都城平阳也慌乱成一团，平阳地势平坦，簇围在绿禾中间。这会儿涨

高的水，威胁到城里密布的棚屋。 

帝尧和大臣带领子民连忙向姑射山爬去。刚爬上一道土坎，回首身后，洪

水已漫上来。人们淋着雨走得十分艰难，可是，一点也不敢松气。洪水像是追

赶人们，撵得众人仓皇乱窜。人们爬上山顶，山下茫茫一片全部是水。水挤水，

浪拥浪，波推波，发出了震耳的声响。远远的只见东面还飘着个馒头样的东西，

其实是一座山，像是在洪水中漂浮着。众人说是水里浮着山头。今临汾市仍有

浮山县。 

远处一个山头浮在水面，那就是浮山。 

人们躲在石崖下、洞窟里安身，盼望雨过天晴，洪水消退，好重返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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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拾家园，耕种田地。可是，人们失望了，雨是停了，太阳也露脸了，天蓝得

又成了先前的样子，不再有云彩了。然而，洪流还是那么滔滔不绝。 

帝尧召集群臣议论治水的大事，都没什么好办法。请求大家推举治水头领，

都没有什么好人选。有大臣提到了鲧。鲧一向敢作敢为，却不善于听取别人的

意见。尧对他不够放心，可是又找不到合适的人，只好命鲧带领众人去治水。 

鲧领命后，立即带领众人治理洪水，洪水向哪里漫溢，他就带人向哪里堵

截。堵住了东边，水冲击到西面；堵住了西面，水冲击到东边。鲧大怒了，发

誓不制服洪水誓不为人。尤其想把平阳古城治理出来。他指引人们由山脚向东

延伸，用土壤堆筑堤坝。无数平民撮土堆坝，没黑没明地干，坝向水中一点一

点地伸展过去，堤坝外面露出了淤泥的大地，鲧看着逼退的洪流志得意满，命

人们加快堆土。堤坝越筑越快，河道越来越窄，水流也就越来越高，已经有人

告诉鲧，不敢再向前堆筑了，那样下去，恐怕要出乱子。 

鲧却陶醉在堆土堵水的胜利里，根本不听。众人只得继续筑坝。堤坝升得

快，水流涨得快，众人拼命担土倒土。堤坝越高，堆土越难，而洪水还一个劲

涨高，终于，洪水涨过了大坝，堤坝倒在了洪流当中，筑坝的人随水漂流，死

无葬身之地。 

鲧，激怒了，喝令众人卷土重来。 

重来的结果只有重毁堤坝，重损人命。 

整整过了 9载，大地上还是洪水漫流，远远只能看见浮在水中的那座山头。

鲧失败了。 

面对洪水，面对无奈的鲧，帝尧心头翻江倒海，比眼前的洪流还要激荡。 

鲧曾经发明城墙，如今又用堆土筑墙的办法治水，结果治得洪灾更大了。 

夜晚用黑暗严严实实裹住了天地，天地用静寂报答劳顿的人们。人们则用

沉睡享受无边的黑暗和静寂。 

窝棚里，洞庭里都成了迷梦的世界。 

帝尧躺下好久了却进入不了惯常的迷梦。胸中仍然奔窜着，吼叫着那滔天

的洪浪。浪涛息时，却又是那高烈的日头，旱裂的田土和那枯萎的禾苗。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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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非旱既洪，莫非是上天谴怒于人世，降下横祸？莫非这横祸是自己的不端讨

惹的？莫非是自己的不端殃及了子民？ 

那么，自己的不端在哪里？ 

思来想去，似乎这首领或王位有某些可疑。先父辞世，继位的是他的兄长

挚。挚在位上，指天画地、鱼肉平民、为害苍生。众多部落首领才推举帝尧取

而代之。尧屡辞不受，闭门独坐，可是，众首领守候门前久久不肯离去。有人

还说：你一向仁爱天下，难道就忍心尘世间生灵涂炭、人寰破败？ 

这声音不高昂、不尖利，却比雷霆还要沉重地撞击着他的心房。他可以蒙

受苦难，却不忍天下子民遭受祸害。于是，在众头领的推拥下他走出窝棚，成

为首领。他的兄长帝挚无奈地退位离去。兄长回眸的眼神充满了怨恨和恼怒。

至今，帝尧一想起那眼神就禁不住浑身发颤。莫非上苍降祸，正是由于这手足

相争？ 

长夜漫漫，心事沉沉。 

帝尧无法排遣浓郁的黑暗，只能在黑暗中焦虑。他不能让天下众生因为他

的不仁再遭祸端，决计另请高明，指点天下，还世道一个清平。 

其时，世间传闻着一位贤才的事迹。他深居简出，每遇知己便高谈阔论，

议说治国方略、兴邦大计，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帝尧听此传言，甚为钦佩，

即想拜见，让位于这样的贤才。帝尧走下山巅，接近洪流，把预先捆绑好的木

船推入水中，在波浪中颠簸而去。历经风浪，好不容易才登上河岸，然后，惊

魂落定，向前走去，去寻访贤才。 

走过平川，攀上高峰，穿过峡谷，帝尧走得饥乏困倦。在一座高高的山顶

上，帝尧找到了王倪，王倪听罢帝尧的禅位之言，大笑不止，笑毕方说：“草民

只是随兴妄言，岂有治国的能耐？”王倪不受，只告诉他，如能访到齿缺和蒲

伊，得一人，即可治国兴邦。 

帝尧决计另请高明，指点天下，还世道一个清平。 

帝尧只好继续寻访，再往前走，林深树密，谷幽峰险，渐渐人迹难辨，没

了路径。帝尧正疑无处可去，忽听得头顶上有喜鹊高唱，树下则有两位仙人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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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对弈。攀藤爬坡，上得前去，一问方知，二位正是齿缺和蒲伊。连忙俯首拜

教，言明来意。二位却不理不睬，旁若无人，只顾棋事，终局方说，我们是晓

些世理，可更痴迷棋事。若是纵横天下，恐怕贻误国事。言毕，又向帝尧荐举

许由，并告知许由正在岱岳漫游。帝尧匆匆赶路，好不容易到了岱岳，攀至峰

顶，却闻许由先一步走了，据说是到姑射山修身去了。帝尧不敢怠慢，连忙下

山，步其后尘，紧紧追赶，及至平阳地面，方追得前面一人，见其气宇不凡，

连忙拜问，正是许由。帝尧同许由落座石上，陈述心音，许由听帝尧谈说国事，

皱眉不语，似已生烦。待听说禅位于他，立即站起，扬长而去，边走边说，羞

死吾也！说罢，走下高坡，穿过草丛，直抵河边，竟然清洗耳朵去了。因而，

迄今还流传着许由洗耳的故事。故事日渐繁丰，说是许由洗过耳朵，正要前行，

遇一老翁牵牛到河边饮水。闻知许由洗耳之事，居然牵牛回首往上游走去，说

是怕污染了他的牛嘴。据说这老翁就是巢父。 

不论巢父是真是假，帝尧请不到贤人主宰天下却是真的。由此可见，谈天

论道，自古以来不是难事，而要治国安邦，则是另一回事了。四位贤才不受王

位，也许是清高所至，也许是自知之明，但无论如何，帝尧是失望而归了。 

洪水滔天，声浪惊地。 

访贤归来，帝尧忧心更重。治水是当务之急，这件重大事情是再不能让鲧

妄为了。那么，又让谁干呢？ 

帝尧力排众议，让鲧的儿子文命担当治水重任，造就了大禹。 

朝野上下，都城内外，凡相识的能者一一出现在他的眼前。他的目光盯在

一位青年身上，他叫文命，后来成为闻名于世的大禹。不过其时，胸有大志的

他还是个无名之辈。而且，他的父亲正是多年治水大败的那位鲧。因而，帝尧

的目光在文命的身上流转很久。他明白要让文命担当治水重任，肯定朝中反对

的大臣不少。但是，不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由于父亲的失败连儿子也不敢信

任了。帝尧坚定了任用文命的信心。 

果然如帝尧所料，任用文命治水的事一提出，众口非议，皆因为其父祸及

其子。帝尧力排众议，循循说服，文命才担当起治水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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